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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里的父爱深深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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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来到中铁十六局一公司
工作已经两年多了， 这两年的时
光给我留下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学
到手的本事和交到如一家人般的
同事朋友。

第一次见到黑脸是去年刚来
的7月里， 大地在太阳的炙烤下
不停地蒸腾着热气， 南站路基也
没有填到挡墙筏板的高度， 一切
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雄伟气
势。 当时与黑脸并没有交集， 我
也仅仅是因为站在挡墙边向远处
眺望时总看到这个人而感到好
奇。 一顶半旧不新的草帽下遮挡
着一张黝黑的圆脸， 工服上永远
浸透了汗水， 手里时刻提着一个
至少1.5升以上的塑料水杯 ， 身
材看上去很健壮， 走起路来也是
虎虎生风， 一点也看不出来像个
快退休了的 “老年人”。 路基上
也有人指挥机械， 只不过他们只
是在各自的区域指挥， 远没有像
这个老头儿那样一刻不停歇地到
处奔走。 似乎整个路基都是他的
工作区， 这么奔波他不累吗？

他是机械队的队长， 人称老
韦。 据同事讲， 他是一名老铁道
兵， 干过很多工地， 工作很认真
而且技术过硬。 如果技术员态度
不端正还没有点儿知识， 还真不
好和他打交道。 要想和他搭好帮
干好活， 你一定做好准备工作，
给他讲出点道道来他才听你的。
这老头儿喜欢肯学的年轻人， 项
目部和架子队的领导也很尊敬
他， 让我们年轻人多向他学习。

没想到过了半年之后我就迎
来了和韦队一起工作的机会了。
鹰厦线老铁路改线路基是一个老

大难问题， 很让领导头疼， 为了
确保施工的安全， 重担不出预料
地压在了这个黑脸的肩头。

机械进场的前一天韦队就给
了我很大压力， 他带着我从小里
程往大里程走 ， 问了我很多问
题。 比如拨接位置的起止点在哪
里， 土方施工起止点在哪里， 路
基尺寸多少等等。 这些问题一下
子抛向我， 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最后老头儿根据从我口中得到的
部分信息， 简单地定了一下明天
的施工内容。 最后分开时他对我
说： “你刚来肯定很多都不懂，
但是你要把图纸看透把数据弄
清， 怎么干我心里有谱， 你只要
负责提供数据和看好图纸就行。”
这些话既成了我的定心丸， 但也
着实让我脸红， 所以我决定跟他
好好搭帮学点本事。

为了充分利用早上6点到9点

这段天窗点时间， 早上 5点半黑
脸 就 到 工 地 了 。 他 先 在 改 线
的 起 止 端 走 一 遍 ， 按 他 说 的
话就是在找有没有顺便整理的
活， 减少机械的重复调动次数。
转完现场， 他坐在工地边的石头
上点上一根烟， 开始盘算着今天
怎么干了。

施工最大的难题就是挖机换
填原地面给电缆和运营的火车带
来的安全威胁。 起初挖机司机有
点畏首畏尾不敢施工， 遇到电缆
不明确的地方， 韦队就找铁镐自
己挖电缆。 挖到了电缆就站在挖
机前边， 对挖机说： “不要害怕
看我手势， 慢慢来， 到位置了让
你挖你再挖， 有我在这里你怕什
么？” 声音虽然沙哑但是力度足
以穿透机械的轰鸣声。 一公里多
的路基换填就是这样随着他的手
起手落安全完成了。

和韦队相处了一段时间， 感
觉他丝毫没有队长的架子。 在工
作中只要他看到的小活儿， 自己
就去做了， 干工作就像是给自己
家里做一样， 这也对大家和我起
了带动作用。 什么搬石块、 清路
面、 清理水沟里的落石， 大家也
不推脱。 当然做错了事， 韦队也
会批评人的， 但是机械队的人也
都知道他生气对事不对人， 大家
很怕他， 但是又很敬他。

对他深入了解之后， 才发现
原来黑脸的身体并没有我们想象
的那么好， 用他的话说回到宿舍
躺在床上， 那两条腿要用很长时
间才能放直。 他也常告诫我们珍
惜身体， 工作本来就苦， 到了他
这岁数， 就会发现身上没一个好
零件了。

这就是我认识、 了解并喜欢
的黑脸， 之所以写出来也是想让
大家都认识认识他， 这些我们身
边平凡又伟大的普通人。

□吴奇 文/图

可爱的黑脸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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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在冬天里的鱼
□葛亚夫 文/图

房主离世了， 房子倒了， 只
剩下一堵土墙， 像时光的堤坝，
蓄积一院阳光。

冬日贫寒 ， 因 着 阳 光 ， 这
里成为我们的天堂 。 叨鸡、 砸
沙包、 跳房子、 踢毽子等， 所有
暖和的游戏， 我们都乐此不疲 。
“挤油 ” 的热身效果最好 ， 我
们也最热衷玩 。 一群孩子， 沿
着墙根排开， “嘿呦嘿呦”， 或
向一边挤， 或向中间挤……那个
热闹。

被挤出的 “油 ”， 多是瘦弱
者， 像大伟和小伟。 他们顾不上
擦汗， 跑到队尾， 继续哼哧哼哧
地向前挤。 阳光如织， 我们总有
洒不完的力气和汗水。 不过， 随
着一句暖暖的 “吃饭喽”， 人群
瞬间散开。 这时， 往往就剩下大
伟兄弟和我。

我是累得走不动， 他俩是没
人喊———他们母亲已去世了。 我
叫他们到我家吃， 大伟不肯， 说
他回家做饭。 小伟说家里啥都没
有， 吃个屁！ 大伟就提起小伟的
衣领： “走， 回家， 饿不死你！”
以后， 家里做好吃的， 我都给他
们带些。 大伟从不吃， 自顾躲一
边玩弄他的芦笛。

进入腊月， 时间像 “挤油”，
一个个日子汗珠般划过。 村庄里
的年味越来越浓， 也瓦解了 “挤
油” 的军心。 大家都忙着向大人
要吃、 要穿， “挤油” 变得索然
无味。 墙根上， 只有大伟、 小伟
瑟瑟依偎着。 那身破棉衣， 大洞
连着小洞， 像极了他家年久失修
的茅屋。

炸完年货， 母亲让我给大伟
家送点。 “没娘真可怜！ 大伟爸
是烂泥糊不上墙， 却苦了孩子。”
我不解， 我们整天乐着呢， 他们

哪里可怜了？ 父亲叹口气： “还
有什么比这可怜吗 ！” 多年后 ，
我终于理解这句话 ， 但我仍坚
信， 大伟兄弟并不可怜， 因为我
们在一起， 很快乐。

大伟家， 永远是煮红薯味。
小伟正 “大快朵颐 ” 我送的年
货， 他爸醉醺醺回来了。 “兔崽
子， 不争气， 就知道吃！” 他踢
翻年货， 跟着轰然倒下， 躺在地
上哭哭啼啼地睡了。 大伟吃力地
把他扶上床。 我不愿帮忙， 小伟
也是， 哭诉道： “就会喝酒， 还
不如死了算了。”

大伟帮他擦眼泪： “咱没妈
了， 不能再没爸了。 他再不好，
也是爸， 也给咱们一个家。”

那晚， 大伟的笛声又响到很
晚。 月华如练， 我恍若看见他们
兄弟， 瑟瑟地在村庄游走。

家家浓郁的肉香， 让小伟垂
涎欲滴， 他闹着要吃肉。 大伟被
缠得没办法， 就带我们去捉鱼 。
池塘结满冰， 大伟在向阳的上风
口， 敲个碗口大的冰洞。 奇迹发
生了， 鱼纷纷游过来， 有的还跃
出洞。 我和小伟忙得不亦乐乎，
大伟则眉头紧锁， 一副心事重重
的样子。

我问大伟 ： 鱼不是要冬眠
吗？ 怎么还游泳。 大伟说： 冬天
冷， 鱼也挤一块过， 但总有些鱼
被挤出来， 为了保暖， 它们就不
停游动， 寻找阳光和食物———就
像我们兄弟俩。 我拍拍他的肩 ：
“还有我呢， 我们是一起的， 也
是兄弟。” 大伟扭过脸， 用力拍
着我。

天寒时 ， 我们就满村庄奔
跑、 嬉闹。 大人骂我们疯， 他们
不知道， 我们是在取暖， 就像游
在冬天里的鱼。

贾平凹的父亲是一位教师，
贾平凹说 ， 他的父亲世事洞
明， 多少有些迂， 对自己， 对
孩子极其刻苦， 对来客却倾囊
招待。

贾平凹喝酒厉害 ， 但他从
19岁上大学开始就一直生病 ，
后来还患上了肝炎， 父亲劝他
戒酒 ， “喝酒这个毛病要不
得， 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树
个好样子 ， 我现在也不喝酒
了 。” 父亲懂得先从自身找原
因，未曾言传先身教，让贾平凹
十分羞愧，发誓再也不喝酒了。

后来， 贾平凹的作品在报
刊上引起了争论， 随即发展到
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风声
雨声， 令他苦闷胆怯。 正茫然
时， 父亲在一个雨天抱着孙女
搭车来了 。 贾平凹叮嘱爱人 ，
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 一下班
回来， 就笑着和他说话。

那几日， 贾平凹家里来人
很多， 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
语， 谈批评他的文章， 贾平凹
让他们小声点， 唯恐被父亲听
到。 虽然贾平凹总是笑脸和父
亲说话， 但对女儿却控制不住
内心烦闷的情绪 ， 女儿一吵
闹， 他就忍不住斥责， 还常常
动手去打屁股。 每每这时， 父
亲便过来抱孩子 ， 说孩子太
嫩， 不能打。 贾平凹知道自己

不对 ， 但又不想和父亲解释 ，
去父亲屋里看到父亲在那里悄
悄流泪， 父亲谎说， 自己眼花
了， 刚揉了揉。

一天一早， 父亲就写了个
条子贴在门上： “今日人不在
家 。” 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
上逛逛。 后来， 他说去给孩子
买糖果 ， 回来后 ， 腰里鼓囊
囊， 除了一包糖， 还有一瓶酒
和一包酱羊肉。 父亲早已不喝
酒了， 也反对儿子喝酒， 那天
他却破例了 ， 用牙起开了酒
盖， 说： “平儿， 我们喝些酒
吧， 我有话要给你说呢。 你一
直在瞒着我， 但我什么都知道
了。 我听人说你有事， 不知道
到底什么情况， 怕你没有经过
事 ， 才来看看你 。 你太顺利
了， 不来几次挫折， 你不会有
大出息呢！ 人生是三劫四劫过
的， 哪能一直走平路？ 搞你们
这行的， 你才踏上步， 要安心
当一生的事儿干， 就不要被一
时的得所迷惑， 也不要被一时

的失所迷惘。 这就是我给你说
的， 今日喝喝酒， 把那些烦闷
都解了去吧。 来， 你喝喝， 我
也要喝的。”

父亲先喝了一口， 立即脸
色通红， 皮肉抽搐着， 那不能
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 让贾平
凹手颤接不住父亲递过来的酒
瓶， 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

那天，贾平凹喝了半瓶酒，
剩下的半瓶一直没有喝， 放在
书桌上，看到它，从此再也没有
什么烦闷，也没有沉沦下去。

贾 平 凹 曾 在 文 中 写 道 ：
“吃酒只备小盅 ， 小盅浅醉 ，
能推开人事、 生计、 狗咬、 索
账之恼 。” 父亲知道除了言语
相劝， 酒也是一味宽慰人心的
良药。 贾平凹不赞同 “父子如
兄弟， 如同志” 的说法， 因为
儿女的秉性是永远不崇拜父母
的。 他大学毕业了， 父亲还踢
他一脚， 待后来一日， 父亲吸
烟， 也递给他一支， 他便知道
从此不挨打了。 所以， 父子之
间 ， 单纯说教规劝是没用的 ，
一烟一酒有时可胜过万般推心
置腹的话儿。

那天， 父亲的一瓶酒， 让
贾平凹读懂了———父爱深深。

■青春岁月


